
簡介西藏殘存梵文貝葉經的校注與研究  
—兼祝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廿週年慶—  

標題 二十簡短大乘經合集的梵文貝葉經之簡介 
 

釋自運 

 

此為這部貝葉經的一片樣本  

 

筆者目前任職奧地利國科院，正進行一部

保存在西藏的梵文貝葉經之研究。此項研究是

在奧地利國科院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簽約的

框架下，擬合作出版一系列梵文研究的計畫之

一。筆者的此項研究，執行者僅有筆者一人1，

所得成果將由奧地利與中國雙方共同出版。目

前的進展由於牽涉廣、內容多，將分二冊進

行，其中第一冊的內容是校注與翻譯，將於近

期出版﹔適值法光廿週年慶，筆者將以第一冊

獻給法光寺的師父們，當作學生的作品成果，

以期彰顯法光多年來對佛教研究的付出與對

學生的栽培，並表達感激之情。其實若非今年

夏天筆者家逢變故，原本應可及時在週年慶前

出書。至於第二冊的主題，主要是針對各經的

內容以及此廿經的「合集」意義作進一步研

討，預計以三年完成。 

適值第一冊出書前夕，同時亦考慮到邀稿

時間與文稿的字數問題，以下謹就這部梵文貝

葉經殘卷的內容，尤其針對這廿部經的各經與

合集情況作重點簡介，希望對相關研究者有所

助益。當然，最根本的方式還是以直接閱讀原

文為佳，因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讀者

將會直接各獲啟發。 

 

 

概觀廿部經  



就筆者處理的這部梵文貝葉經而言，只有

前面的 44頁還殘存，然而在這 44頁（各有雙

面）中卻一共保留了 20部梵文經典，它們分

別在經跋以序列編為第1經至第 19經，第 20

經只保存了大約三分之一的內容，其它 (45頁

之後)已經佚失。從它們的序列編纂，以及經

後的跋文：…nāmamahāyānasūtra，可以知道

這二十部經是部合集，箇中經典的類別若就合

集者的眼光來看，屬於較短的大乘經典類，雖

然其中有少數幾部的內容與早期經典相似，從

這一點來看合集者（或合集群）的眼光及經典

的歷史發展是非常有趣的。此二十部經的經名

附錄在本稿之末。 

關於二十部梵文經典，若就「唯一僅存」

的角度來說，有十三部的梵文原典是目前歷史

上僅存的孤本，亦即第 4,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經，此十三部中有二部，

即第 4經及第 10經，是目前尚無任何譯本、

沒有任何文獻提及的文化遺珠。其中，第4經

的內容很特別，保留了不少非佛教的思想與用

語，如苦行者 (yati)及詛咒 (śapa)的力量，而

且校注也非常不易，有一部分內容雖然明確知

道必有抄誤，但卻因找不到足資參考的客觀平

行文句，無法校正，只能照原樣保留資料，以

待未來更多資料出土時再作進一步的整理。再

說到第13經,即 Bhavasaṃkrāntisūtra,義淨譯為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2
，是中觀與唯識學

派悉皆重視的經典，兩派的著作中都頻繁引用

此經，而這次的出土是此經第一次出現完整的

梵文本，對一些相關問題的釐清應該會有幫

助。此外，第14經, Siṃhaparipṛcchāsūtra,有中

文譯本《佛說太子刷護經》等
3
，此經的淨土

思想早為學者所注意
4
，它與《大阿彌陀經》

的關係，尤其是其中 Siṃha王子一段的插入，

相當於第 14經的緣起部分，是頗為重要的課

題。而第18經直接對「大乘」(mahāyāna)提出

諸多定義或釋義，也很值得注意。至於其它的

經典，由於篇幅的關係，權宜割愛，以待將來。 

以上所述是僅存梵本的經典之狀況。另

外，在其餘七部 (也就是第 1，2，3，5，6，

7，19經)中尚有其他情形，例如有的雖然已有

梵文本的出版，但是在不同經典中留存，或只

保留部分內容，就以第19經的內容而言，該經

除經尾之外，大致與 Sa#ghabhedavastu5中的

一段相似；另外，有些經典雖不是唯一僅存的

梵文孤本，因為尚有其餘梵文殘片，即使如

此，卻迄今仍未校訂出版，對於上述諸多情

形，筆者在第一冊中特別針對尚無轉寫者，亦

將它們轉寫而附加於注中，以供佐證。 

以下將對這部份的幾部經典作一簡介。  

第2經 Kūṭāgarasūtra(佛說樓閣正法甘露

鼓經)，雖然在 Gilgit保存有相當於此經後面

部 分 的 殘 片
6

， 但 此 部 分 與 

Adbhutadharmaparyāya經相似，所以自  von 

Hinüber以 來 ， 直 至  Bentor在 1988年 校 注 

Adbhutadharmaparyāya時
7

， 都 主 張 保 存 在

Gilgit 的  Kūṭagarasūtra 之 經 跋 為 誤 ， 應 是 

Adbhutadharmaparyāya經，但現今由於第2經的

完整梵文本出現，透過梵文的比對和經文長度

的推論，可以了解此  Gilgit殘片確實應是 

Kūṭāgarasūtra無誤
8
。此第2經非常有趣且複

雜，從與其它經典的平行句比對，可發現它揉

合了幾個經典，並在某一揉合的接合處，加入

了「作者」的解釋；至於該解釋的重要性與其

中透露的消息，預定將在第二冊中詳細討論。 

另外，第6經的 Prasenajitparipṛcchāsūtra，

藏譯為：gSal rgyal gyi tshigs su bcad pa9，還原

於梵文，相當於：Prasenajitgāthā，在 Gilgit10

亦保留有部分殘片。雖然早在 1960年時，學

者已將本經的經名發表在 Gilgit的經目中11，

但是直到目前似乎還沒有校注出版﹔這次，筆

者亦將此 Gilgit 本轉寫於注釋中，以資比對。 

第 3 經的完整梵文原文，至今為止是首次

的發現與校注，但它並不是僅此一部的孤本，

這是因為除了這廿部經合集的第 3 經之外，在

西藏保留的梵文文獻中，另外保存了此經的另

一部梵文貝葉經。由於〈藏研中心〉的支持，

筆者也得以將第二部梵文本轉寫於注釋中，以

供比對。謹在此致上謝意。此經雖然只說五

戒，但卻頗受重視，有很多經論引用，如《大

智度論》，Mahākarmavibha#ga12, Putralekha13

等。 

第 7 經是 Devatāsūtra，為了追查它的梵

文中多出其它版本的偈頌部分，筆者曾親自走

訪法國國立圖書館 14，實地查看 Pelliot 帶回

的四部藏文譯本手抄本，發現有一藏譯本的內

容相似但文句很不同﹔如果它是另一譯本，為

何沒聽說尚有另一譯本 ?若屬同一譯本，又為



何譯文如此不同?經百般查驗各種藏經的譯本

之後，終於在西部傳譯的 Gondhla15 的藏譯手

抄本中，發現有一相同版本，然而在傳統所知

的東部的 tham spang ma 與 tshal pa 兩系統

中並無此一版本﹔其中的詳細情況，將再進一

步研究。 

廿部經合集的意義 

筆者對此廿部合集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

盡可能地找出它們之所以合集的意義，目前稍

有眉目。關於大乘經典，一般來說，我們並不

能確切知道其「作者」，他們在歷史上的發展

不同、流傳地域也不同16。再就個別的經典而

言，透過各個版本的客觀比對，不難發現經典

內容的出入、增減情況其實尋常可見，不僅如

此，甚至其中增減的程度已超越單純抄誤的程

度，而是明確的內容增刪，對於這種現象，以

校注角度來說，已無法再認為各版本擁有共同

來源了，而應一如許多學者早已提到的觀點：

必需認定作者實有多人。即使連單一經典都已

如是複雜，若就不同經典而言，由於各經典的

作者、年代、發展地域、大乘思想發展速度的

緩急等都不相同也情況不明，因此在目前要將

不同大乘經典「連線」做綜合性論述，甚至了

解其共通思想，在方法上可能會有些問題，換

言之，我們尚未能確定那些經典可以視為「一

群」——同類經典。 

反過來說，也有一些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

合集，如《華嚴》、《寶積》等，但這些經典為

什麼會合集在一起?嚴謹說來，這其實是很重

要的問題。再說到合集的原因、作用，是否屬

於那個宗派團體？是現實的宗教儀式所用？

其答案，我們尚不清楚。另外，就《華嚴》而

言，它在印度佛教史上早存有另一問題，也就

是自 Pelliot 於 191417 年所提出的：Pelliot 認

為所謂《華嚴》，其梵文應是 Gaṇḍavyūha，並

質疑是否在印度真有一合集，而非一經。自 

Pelliot 提 問 後 ， 學 者 或 稱 此 合 集 為 

Gaṇḍavyūha ， 或 仍 依 藏 文 所 示 : 

Buddhavataṃsaka18，而略去不談此問，最近 

Paul Harrison 亦在一文中再度提到此一問題

的重要性，是否在某作者前真有一合集為《華

嚴》 19 。在此廿部合集 經中的 第 17 經， 

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avanasūtra，相當於

玄奘譯《顯無邊佛土功德經》，或《大方廣佛

華 嚴 經 》 合 集 的 ＜ 壽 命 品 ＞ 20 ， 並 不 是 

Gandavyuha 的部分，此第 17 經的經跋為： 

buddhāva<ta>�sakād vaipulyapi�akād 

anantabuddhak�etragu�odbhāvan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saptadaśama� samāptam.雖

然只是個簡短經跋，它是近百年來第一次有印

度文獻證明，在這位合集者(或者是第 17 經的

抄寫者)的眼前，的確有一部合集存在，而它

的 名 稱 乃 為 ： Buddhāvataṃsaka 

Vaipulyapiṭaka，這名稱與上述的藏譯或中譯合

集經名相似。 

最後，再簡短回顧這廿部佛典的合集。這

是一部合集，此事可由貝葉經本身就可充分理

解，這同時表示合集者（或合集群）自身明確

認定「這些」經典擁有某些共通屬性或關連，

因此視之為「一個群組」。另外，這位合集者

（或合集群）又做了一件非常值得尊敬與感謝

的事，那就是他(他們)加上清楚的跋文或序

文，如上述第 17 經，或第 1 經開頭的： 

la#kāvatārasutrato kṛṣya likhyate. “(這是)從《楞

伽經》「摘取」(√kṛṣ)出來的”（相當於 Nanjio 本

第 八 章  Māṃsabhakṣaṇapariparta 的 偈 頌 部

分）。 

因此，嘗試了解或尋求它們的共同主題與

關係，是第二冊的研究要點之一，目前稍見曙

光，但是否可藉以確認合集者（或合集群）的

所屬宗派或教團，則仍在嚴密檢證中。除此之

外，針對各經的詳細討論，也是未來第二冊的

重點。 

 

附錄 廿部簡短大乘經典的合集的經名 

1. La#kāvatārasūtra 

2. Kūṭāgārasūtra 

3. Āryanandikaparipṛcchāsūtra 

4. Kāśyapaparipṛcchāsūtra 

5. Anityatāsūtra 

6. Prasenajitparipṛcchāsūtra 

7. Devatāsūtra 

8. Āryajayamatisūtra 

9. Śīlasaṃyuktasūtra 

10. Maṇḍalakānuśaṃsāsūtra 

11. Dīrghanakhaparipṛcchāsūtra 

12. Caturdharmikasūtra 

13. Bhavasaṃkrāntisūtra 



14. Siṃhaparipṛcchāsūtra 

15. Mañjuśrīnirdeśasūtra 

16. Āryamaitreyaparipṛcchāsūtra 

17. Anantabuddhakṣetraguṇodbhāvanasūtra 

18.Guṇālaṃkṛtasaṃkusumitadārikāparipṛcchāsūtra 

19. Dhanapālakavaineyasūtra 

20. Chos kyi dung zhes bya ba'i mdo || 

(dharmaśa#khasū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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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巴利聖典協會研究員  
奧地利國科院研究員奧地利國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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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ert Schmithausen，及奧地利國科院已退

休教授 Ernst Steinkel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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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rces — Focus o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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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供筆者他們正在手邊編目的 Gondhla 

藏文手抄本。 

16 很 好 的 概 觀， 參 ：Ruegg, David Sey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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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āyān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7, no.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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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angs rgyas phal po che shes bya ba shin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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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āvata�sakanāmamahāvaipulyasū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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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Sūtras and Śāstras in Mahāyāna 

Buddhism, draft for 51st ICES.” In《大乘佛教

の起源と實態に關する總合的研究——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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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vataṃsaka as the major compendium that 

we now have, or drew on separate works which 

had not yet been gathered together to form 

it……” 

20 玄奘譯《顯無邊佛土功德經》，《大正藏》

第10冊、第289號經；法賢譯《佛說較量一切

佛剎功德經》.，《大正藏》第10冊、第290

號經；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

壽命品＞第二十六，《大正藏》第9冊、第278

號經；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壽

量品＞第三十一，《大正藏》第 10冊、第279

號經。 

 

 

 

 


